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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修改《法華經》 

遠參老法師主講 

 

一、修改經典 

    羅什法師翻譯了《妙法蓮華經》，何以又有後人去修改此譯本呢？對於此事，有

人認為很應該修改，也有人認為不應修改。此事也無須多講。他覺得不應該修改是他

的事，他覺得應該修改也是他的事，兩方面都有人同情。即使是說哪一事情，論說也

好，宗教也好，世事也好，政治也好……，風俗都是一樣如此，有人認為好，有人認

為不好，這兩方面是少不免的。即使是在佛來講，有人認為佛是了不起之最大的偉

人，也有人鄙薄佛，這是最無聊的份子，也是有批評。我們做佛教徒，當然是尊重

佛，不會鄙薄佛；即使是權教佛，知道他是方便，也不會鄙薄他，頂多你不恭敬他就

罷了。 

講到修改經文，有人贊成，有人不贊成。此事講起來也相當複雜，他根據什麼道

理說你不對，又根據什麼道理說你對而贊成你呢？這不是一句話可以講清楚。不過，

人的思想見解當然是不能統一，當然有複雜的矛盾。此事很難怪，別說他已贊成你，

就算是充份認識，他已很好了。他不過是根據一種籠統的道理，知道有一種法很好，

但美中不足，於是就要整理。 

有一種人卻認為，佛經是神聖不可侵犯，何況去修改！他有他這個道理，但他不

知道此事的內容。如果他知道其內容，應該就要詳細考究，徹頭徹尾，可改不可改？

裡面的修改，亦未必一定是一一皆合法。你說他不妥當，你也未必一一皆精通如何不

妥當。 

其實在這裡，大家都是具有一種浮泛籠統的言論在其中。此事本來不足計較，各

做各事。現在修改《法華經》，是個人的立場，他們同情與不同情，沒有很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同志。為何同志有問題？你認為同情在先是好的，就要與同志研究好與

不好，裡面如何若何，這就要徹頭徹尾研究才對，這就謂之同志。同志之人不會多，

同情的人都尚且不多，哪裡找到更多的同志？能得到同志，這種人甚為可敬。 

  現在講修改的事情，本來這問題很大。譯經法師譯得好好的，歷千年來都沒有人

非議他，一直到一千五百多年以後，竟然有個荒繆者出來修改，你若認為是大大不合

理，你就是未曾再深入考究。 

每逢一件事物保存到一、二千年，或三、五千年，裡面有「是」，也有「非」。如

果他有「是」，就不應該改；即使他有「非」，你沒有力量去批評他，也是不能改，一

旦修改，這就是一種特別的現象。時機未到，就未有其人；時機一到，他就殊不客

氣，就要把此事整理，這是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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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龍樹菩薩為證 

  就如權教大乘，自從佛隱滅之後，就絕響於世。直到佛滅後五百多年，有一個人

出現世間，又把這絕響的大乘提起來宣傳，這豈不是時代的關係嗎？ 

  這位提出來宣傳的人是誰呢？他叫做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宣傳大乘，他有沒有宣

傳小乘呢？在未宣傳大乘以前，他也有宣傳小乘；自從宣傳大乘之後，他不但不宣傳

小乘，簡直是力斥小乘。這力斥小乘不是斥其虛偽，乃是斥小乘不合大乘。 

  （或有人認為：）小乘雖不合大乘，但它有小乘的合理也就罷了，就無須去斥

它。 

  然而，話又不可這樣講。龍樹菩薩志在提倡大乘，就要斥小乘、斥外道、斥凡

夫，這就不在話下。大乘教經典就在世間，可惜沒有人知；雖有經典在世間，沒有人

知就等於零。後來有龍樹菩薩這個人遇見大乘，知道大乘甚可寶貴，應該要提倡，於

是他就提倡了。 

  這個大乘在五百多年後才有一點聲響，你說奇特不奇特？此事研究佛教歷史的人

都略知道龍樹菩薩提倡大乘，龍樹菩薩以前，絕無大乘可言。如果說「龍樹菩薩重興

大乘」，這句不可以講，這個「興」字很不容易講。你說「他提倡」就可以，「重興」

則未見到。這個「興」字，是必要把此事發揚光大，在世界上有聲有色，有了地位，

得到多數人崇敬，才可以說是「興」。 

  說到這句話，又附帶說到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六、七年，他所到的地方，總是留

意佛教，留意佛教的人物，他當然有敘述那些人物。現在看他的《西域記》，也可看到

他的經歷。他在裡面所講的經歷，講到某一個地方，某一間寺院有多少人，某一間寺

院是大乘寺院，某一間寺院是小乘寺院，某一國有大乘，某一佛教國就沒有大乘。這

些都是他經歷而說。 

  如此說來，有大乘有小乘的寺院，當然大乘是重興，何以說不是重興呢？我就可

以這樣講，玄奘法師所講的那些大乘寺院，絕對不是佛教。何以見得不是佛教呢？因

為他講唯識，把唯識認為是大乘。其實唯識根本上就不是佛教，就不可以說是大乘。

講大乘者，是要跟著這位龍樹菩薩，他有他的經典，他是根據《大般若經》，後來縮略

了，叫做《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他有《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這些種種的

大乘論，這就是提倡大乘。這種種論有否重興？《大般若經》有否重興？沒有見到。

由此可知，那些什麽大寺院、小寺院叫做大乘，絕對不正確。他以唯識來代表，這就

更加不正確。唯識何以又算什麽佛教呢？沒有此事，唯心也沒有此事。可知道這個大

乘，由五百多年以後，只得一個人出來提倡。 

  後來究竟有沒有人呢？有人也不會多，據我們所見，他座下當時就有位提婆菩

薩，最了不起的就是這一位，除了這一位以外還有誰呢？或有三、五個人，我們不知

道、看不到。就只有三、五個人也不算是「興」，只可說有，如何談得到「興」呢？他

說那麼多寺院，多少千人萬人，叫做大乘，這句話我就不敢信。講到他後來的什麽學

者，就真正是寥寥無幾。 

  既然權教大乘的情況如是，這《妙法蓮華經》提倡一乘，情形又如何呢？那就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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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權教大乘龍樹菩薩來做比例，現在我們作為一個最末後的人來研究《法華經》，我

們研究《法華經》在於今日，以今日看上去的那些人完全不算了，即是我說龍樹菩薩

提倡大乘，龍樹菩薩以前就沒有一個人提倡大乘。我們現在講《法華經》，今日就有一

個人提倡一乘的《法華經》，這個人對上，就未有一個人提倡《法華經》。 

  你會說：「有呀，很多人提倡《法華經》。」 

那種人不算是提倡《法華經》，他未知道什麽叫做《法華經》，怎樣提倡呢？你不

妨去研究許多的法華注解、法華論說，你看他講的是什麽，這就會容易知道了；又不

妨看看今時提倡《法華經》，有一部《法華經講錄》，你又拿來看一下；還有各種法華

的論說，是現在才發現的，你又不妨拿來對照一下，與從前的人講的是相同還是不相

同？ 

講到不同之處，古人也有各各不同之處。雖然各有不同，對於《法華經》絕無關

係，這即是未有其人，等於龍樹菩薩提倡大乘一樣。這種事除佛教以外，各教都有這

一種性質，各事物也有這一種性質。好比科學那樣，現在就叫做科學昌明，古時何嘗

沒有科學？它不昌明，這就等於零。 

 

三、維新佛學 

  講到特別的人做特別的事，佛教亦復如是，特別的經就要有特別的人去提倡。提

倡後興盛不興盛，是另一回事，就不要把提倡當作重興，此事談不來。如果有重興，

就不妨講重興；若無重興，就不必強加「重興」二字。 

現在以希望來講，或可以說希望它重興，這個叫做新佛教。講到新佛教，有兩種

講法。佛在世時提出《法華經》來宣佈，這個是新佛教。向來未有此教，就是新佛

教。無論後來什麽人能知道此事，也叫做新佛教。不過後來都沒有人知道，這個新佛

教就淹沒了。現在知道有這件事，不妨提出來令大眾略為知道，這也是新佛教。 

  還有一個新佛教，現在提倡《法華經》，對於從前提倡《法華經》、研究《法華

經》那件事，就叫做舊，現在另外從頭來研究，就叫做新佛教。對於一切佛教的論

說，姑莫論是大乘小乘，亦不論他是邪見正見，現在就完全不講他，重新從頭開始，

又叫做新佛教。 

  這個新佛教講起來，有的人就覺得很難入耳，現在又沒有新佛出世，從何處來個

新佛教呢？佛教原來是二千多年的古佛教，現在突然間出現個新佛教，豈不是違背佛

教叫做新佛教？ 

這個意思驟然間聽到，都似乎很合理。但他不知道此事講新佛教者，就是先前所

講的兩種道理叫做新佛教。因此不要埋沒這兩種道理，胡亂批評這個新佛教。 

  這個新佛教，我們又安立一個名稱給他，叫做維新佛教。這個維新佛教，名稱似

乎有些突兀，於是又叫做維新佛學，不叫維新佛教。 

  這個「佛教」與「佛學」有什麽分別呢？你要分別它也可以，你不分別它也可

以。佛學即是佛教，佛教即是佛學；又或者說「佛學即非佛教，佛教即非佛學」也可

以，在乎你個人的思想見解上去判斷它，就叫做維新佛學。這句話並無過；不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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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大有其過，那只是他的見解。 

  不過，講到此事，有的人覺得很離奇，那個提倡新佛教的人，他的來歷如何？此

事追究下去，似乎都尋不到線索。為何尋不到線索呢？佛教是有傳承人。你的新佛教

沒有傳承人，從何處來一個什麽佛教呀？ 

  此事可以引龍樹菩薩作證，龍樹菩薩有什麽傳承人？你要這樣講才可以。你說龍

樹菩薩是菩薩再來，這是讚美之詞，他其實是一個人、是一個法師。你說他是大乘，

就是菩薩。他不是阿羅漢，也不是辟支佛，亦不是什麽了不得如那些大神通菩薩一

樣，他只是一個人而已。 

  龍樹菩薩的歷史，有什麼來歷？他也沒有大乘的來歷。他因為讀《般若經》而知

道大乘，覺得大乘很有價值，因此宣傳。我們現在讀《法華經》，就知道《法華經》很

有意思，甚有價值，我們就留心去研究，就知道前人所有提倡者，皆違背法華。 

復次，龍樹菩薩也沒有說：「我未發揚大乘之前，大乘人完全未見有。」那麽，有

沒有讀大乘的人呢？有的。雖有但讀不明，《十二門論》裡有說，讀而不明，就等於不

讀。你讀《法華經》而不明白，亦復如是。你喜歡講又講不清楚，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已過去了，叫做舊佛教。現在這個新佛教的來歷，就是讀經得來，不

必去尋找歷史的傳承人，也不必考究這個人本身的資格。人類很古怪，什麽古怪人都

有，你無須把人類視作一律同等資格。他不是一隻豬，又不是一頭牛，何以談得上一

律同等？依然是各人的資格的確是有差別，賢、愚、不肖，不可以說是一定的，不必

考究他的來歷。只是講他這個人都在做此事，都在發揚那種學理，這就罷了。 

 

四、法師之區別 

  現在修改《法華經》的人，名叫做遠參，現在的講者就是遠參。那個「法師」兩

個字，就是一乘法師。他未提倡「一乘法師」以前，是不是法師呢？也是的。那個是

什麽法師呢？那個是中國法師。現在一乘法師就不是中國法師，中國法師提倡中國的

佛教。為何又說提倡中國佛教呢？因為中國佛教就不是世界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佛

教，也不是佛在世時的佛教，這就一定要區別它叫做中國佛教。既然是中國佛教，弘

揚中國佛教的人就叫做中國佛教法師。未提倡一乘以前，他就是中國佛教的法師。 

中國佛教的法師，他自己的立場，並沒有說是大乘法師或小乘法師；他雖有宗派

的名目，但他並沒有以宗派為立場，他什麽都講。這就對了。本來應有一個立場，但

他本身絕無立場，隨便有什麽就講什麽，你喜歡我講什麽，我就只管講給你聽。 

  中國佛教對於佛的佛教，有何彼此同與不同之處呢？此事大有其異。中國佛教產

生於中國，離開中國，在佛世時固然是沒有，就是在印度也沒有，所以說中國佛教產

生於中國，這種是古怪的佛教。怎樣古怪呢？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所謂一言以蔽之，

這個就叫做三教的佛教，即是三教同一氣。此話自古以來大家都承認，所謂三教同

源，三教合一，大家彼此都沒有衝突，這就算是中國佛教。因為中國原有兩種教，有

道教，有儒教，多一個佛教摻入也好呀，即是三個人合作。三個人當然是同氣相投，

才談得上合作。既然不是同氣相投，講什麽合作呢？這樣講出的佛教，即是儒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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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教。有些人偏於儒教，他就多講儒教；偏於道教，就多講道教；偏於佛教，就多

講佛教，但他絕對沒有違背儒教、道教。 

  現在我們可以批評這個三教嗎？本來可以，不過時間絕對不許可，就不去批評這

個三教。總之這樣講，也不會有所違背。 

  這個「法師」者，乃中國佛教的法師，如果中國佛教的法師就作為一乘法師，此

事個人就可以，見解就不可以。即是職業，職業不可以，人就可以，人會改職業，從

前做什麽職業，後來做什麽職業，這就大大不同。後來宣傳一乘，覺得一乘的地位非

常寶貴，這就專心去提倡一乘，這個就叫做一乘法師。 

  這個「法」字是活動的，在各方面，就是各方面的法師，在《法華經》，就是《法

華經》的法師。這個「法」字很普通，但有些人就有些不許可，認為沒有人自稱法

師。 

這個「法師」的名目，作為尊稱，又的確沒有人自稱。現在是不限定作尊稱，只

作一種最普通的。什麽叫做普通呢？普通，通到世人各個方面，亦應該知道，現在某

一種師，你做那一行業，就叫做什麽師，持法律者，稱為律師；做木者，稱為木師；

做瓦，稱瓦師；理髮的，就是理髮師；你做醫生，就是醫師，你可以自稱「我是醫

師」；你做廚房工作，就是廚師。如此類推一切，全部都可以安立一個「師」字，不過

這個「師」字，要及格才可稱。你做律師若不及格，就失去你的律師資格；你是金

師，你不會做首飾，就失去你金師的資格，你就沒有某某師的資格。也即是說，我們

現在做這個法師，最普通來說，不是尊稱；你要作尊稱也可以。 

好比一個老人那樣，你尊重他，稱他為老人，實在這個老人，本身是老了，他可

以自稱老人。老人是什麽？老人自稱就是一個廢人，老而不死，就是一個廢人，表示

「我是廢人呀」！講明白給你聽都不怕，自稱老人是這樣的。你不要說他自稱老人就

是在自尊。你稱他老人就是你尊重他，他自稱老人就不是自尊，而是自卑。你要明瞭

這個道理。以我們中國文字來講，這一種性質非常之多。自稱與別人所稱是不同的，

是相反的，你不要說他自稱是自尊、自上、自高、自傲。這是你搞錯了，不是他錯。 

現在解釋「法師」兩個字，自稱與別人所稱，就有兩種意思。講到一乘，的確很

特別，向來沒有人被稱為一乘法師，即使是印度也沒有人被稱為一乘法師。印度沒有

一乘宣傳人，就當然沒有一乘法師。大乘法師是叫做菩薩，即是龍樹那樣，沒有人稱

龍樹為聲聞人，沒有人稱他為辟支佛人，沒有人稱他為阿羅漢，只稱他為菩薩。 

講到菩薩，初發心也是菩薩，信仰大乘的都可稱為菩薩。既然大乘權教稱為菩

薩，大乘法師也是一樣。講《法華經》何以又不稱為一乘法師呢？那是很應該的。《法

華經》裡第十品叫做<法師品>，裡面是講什麽法師呢？就是說受持、讀誦、書寫、解

說，這種人就叫法師，甚至隨喜也是法師，甚至聽也叫法師，甚至還未明白之前，在

尋索也是法師，你做多少都是法師。這是尊重人，就區別出有一乘的人。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 

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